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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略》版本研究

駱 偉* 鄧駿捷 * *

  * 駱 偉，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教授。 * * 鄧駿捷，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澳門記略》是一部清代中期私人合撰的志乘，同時也是一部蘊涵中西文化的中國地方志，更是一

部叙述國際關係的史書。它反映了澳門15-16世紀的政治、軍事、貿易、關稅、宗教、社會以及西方人

物、風情、物產等各個方面的情況，具有史料性、真實性、珍貴性和新穎性等特點。自面世以來，它以

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中外學術界和文化界的關注，成為人們青睞和研究的焦點之一，因而一刻再

刻，以廣其傳，被海內奉為拱璧。此外，書中大量記載了明清官員的文書和文人墨客的詩文，從一個

方面反映了澳門的歷史發展和崛起，對於研究中外貿易史以及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趙春晨校本 高美士葡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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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略》的作者、內容與性質

《澳門記略》的作者有兩人：一為清乾隆初澳

門第一任海防同知印光任，字黻昌，號炳巖，江

蘇寶山人(今上海市寶山區)。生卒年不詳，約生

於清康熙初。清雍正四年(1726)，由保舉孝廉奉

命到粵，曾官廣寧、高要、東莞、澳門、南澳，

後陞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官澳門同知為

清乾隆九年(1744)，十一年(1746)因公落職，接

任者為河南祥符人張熏。官滿歸里，終年六十有

八。另一為張汝霖(1709-1769)，字芸墅，安徽宣

城人。乾隆元年(1736)，以拔貢生官廣東河源、香

山、陽春知縣。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 (1747) 再

任香山縣令時，權澳門同知，十三年 (1748) 因

張熏陞任潮州知府而實授。同年，以葡兵殺害中

國人命案而降旨貶官，繼任者為棗強人王朝俊，

時已乾隆十五年 (1750)。印、張二人雖官澳時間

不長，卻能忠於職守，頗有政聲，如印光任的撫

馭澳夷、民夷洽和，張汝霖的墾海造田、築堤護

河、倡導書院等業績，亦深受百姓愛戴。

《澳門記略》篇幅不大，全書共分上下兩卷，

文字約六、七萬言 (案：插圖不算)。上卷為〈形勢

篇．潮汐風候附〉和〈官守篇．政令附〉。〈形勢

篇〉主要記述澳門的名由、位置、山川、名勝古

蹟以及沿海島嶼、潮汐、風候等。書中對澳門的

稱謂引用了清初薛馧〈澳門記〉：“灣峰表裡四

立，象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

云。”
(1) 
接着又引述清初釋今種 (屈大均)〈澳門

詩〉：“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此外，還

引用了番禺汪後來〈澳門即事詩〉和香山李珠江

〈澳門詩〉等。澳門的稱謂歷來說法較多，如香

山澳、濠洋、濠鏡等，西人則以“Macao”始，

不一而足。“澳門”之稱，早在明嘉靖末已出現，

明嘉靖左副都御史、福建巡撫龐尚鵬在〈撫處濠鏡

澳夷疏〉云：“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

麥 (陌) 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

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因此，明萬曆郭棐纂修

的《廣東通志》、明萬曆霍與瑕的《勉齋集》和

明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都有“澳門”條，清

初屈大均所撰《廣東新語》卷二〈地語〉對澳門

名由的叙述與龐氏所說吻合。由此說明，明末清

初，澳門城市地位已經確立，並逐步取代“濠鏡

澳”
(2)
。《澳門記略》之所以引薛馧的說法是因

其距作者時代較近，易找資料而已。〈官守篇〉

主要記述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經過和明清兩朝在

澳門設官置守、施行管轄的各項措施，包括貿易

管理、海舶進出登記和徵稅等事。書中指出諸蕃

通市自明巡撫林富始，澳之蕃市自明都指揮黃慶

始，蕃人入居澳門自明海道副使汪柏始。又載明

海道副使偕海防同知在澳門勒石“五禁”和清乾

隆臺府奉為勒石“澳夷善後事宜十二條”，這些

都是有關澳門歷史的珍貴資料。但是書中尚有若

干問題存疑或不妥，如稱：“有利瑪竇者，自稱

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其徒來者日眾。”
(3)
 

這與事實不符。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自明萬曆九年 (1581) 進入澳

門，先在聖保祿修院學習中文，略通曉後，於十

一年 (1583) 赴肇慶、韶州、南雄及南昌、南京、

北京等地傳教。萬曆二十五年 (1597) 利瑪竇被命

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區的第一任會長，中國知名人

士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成為最早的天主教

教徒。利瑪竇等還把西方的天文、地理、測繪、

數學、水利等科技和西洋繪畫帶到中國來，對中

國文化學術貢獻較大。

下卷為〈澳蕃篇 (諸蕃附)〉，主要記載西方

人 (主要為葡人)的體態服飾、生活習俗、物產器

具、船炮技藝、語言文字等，同時對來華進貢、

貿易的東亞、西亞以及歐洲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情

況亦作了簡介。不過亦有錯訛之處，如稱：“弗郎

西，明曰‘佛郎機’，在占城西南。”
(4)
 弗郎西即

今法國，佛郎機為今葡萄牙，作者將兩國混淆，法

國(法蘭西)於明代從未染指澳門。又謂“佛郎機後

又稱干係臘國”
(5)
，此將葡萄牙與西班牙混為一

國。此外，書中引述清初著名官員、學者王士正

詩〈荷蘭刀劍詩〉等六首，名字皆用“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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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禎 (1634-1711)，字子貞，一字貽上，號阮

亭，自號漁洋山人。因避清康熙帝四子胤禛諱，

改稱“士正”。乾隆間，以“正”字與“禛”字

音不相合，詔改“士禎”，故此引書不宜再稱“王

士正”。

通觀《澳門記略》兩卷，附輿圖十一幅、西

方人物圖七幅、洋舶圖一幅，共圖十九幅；又引

用了大量史學、文學資料，計引詩六十四篇、歌

十首、竹枝詞十八首、序兩篇、記兩篇、墓誌兩

篇、奏疏十一篇、官文一篇、勒石三篇，合共一

百十三種之多。其中印光任十三篇，張汝霖九

篇，釋跡刪六篇，王士禎六篇，釋今種十二篇，

最多為尤侗，共有十六篇。尤侗 (1619-1704)，

字同人，號悔庵、西堂老人，長洲人(今江蘇吳

縣)，清初著名文學家、戲曲家，其詩多寫實，

反映社會現象，頗受青睞。所作《外國竹枝詞》

一卷，收一百一十首，編入清康熙刻本《西堂全

集》。其餘為文天祥、黃瑜、汪後來、陳恭尹、

毛奇齡、李澄中、方殿元、羅天尺、梁佩蘭等，

還引述明成祖〈御制封滿刺加鎮山詩〉一首，這

是較少見的。其次，引文七篇，有宋余靖〈海潮

序〉、薛馧〈澳門記〉、〈虎門記〉、蔣德璟〈破

邪集序〉、印光任〈獅子洋歌並序〉以及張汝霖

〈修宋太傅樞密副使越國張公墓碑〉等；而引歷

代奏疏共十一篇，如龐尚鵬、王希文、孔毓珣、

策楞、印光任、張汝霖、潘思榘、張伯行、清代

刑部〈一件奏明事札付〉以及明崇禎十四年禮部

《議曆法疏》等等，這些奏疏文字都比較長。此

外，還有澳門海道副使“勒石五事”，臺府“勒

石”等等，文字也不少。據筆者初步估算，上述

所引詩、文、奏疏及勒石文字約佔全書一半左

右，由此可見，祇有約三萬字的篇幅是兩位作者

所撰寫的。

有關《澳門記略》性質的釐定，學界曾有不

同的見解。或以為該書引述多、撰著少，不合乎

方志體例，以方志類之，有牽強附會之虞，故把

它歸入筆記、小說類。然而，從張汝霖〈序〉和

印光任〈後序〉可知此書的寫作原意，張汝霖

稱：“今涉於澳者廑著之，否悉捨之，上不偪

郡乘，下不陵一邑之書，然則‘略’者，昭其共

也。”
(6) 
印光任又稱：“余不才，念事屬創始，爰

歷海島，訪民蕃，蒐卷帙，就所見聞者記之，冀

萬一補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備，辭之不文，必俟

諸博雅君子，此《記略》之所由來也。”
(7)
 由此

可見，作者的本意是以志乘類出。中國古代私撰

方志，皆以文簡事核、訓詞爾雅著稱。如明韓邦

靖撰《朝邑縣志》，僅二卷七篇，共二十四頁，

古今志乘之簡，無有過之。然韓氏〈朝邑縣志〉

與康海〈武功縣志〉三卷，皆為古代名志，所有

後出志乘，多以韓、康二志為宗。明嘉靖監察御

史巡按廣東姚虞所撰《嶺海輿圖》一卷，《四庫

全書總目》卷六八稱：“幾為圖十有二，首為全

省圖，次十府十圖，終為南夷圖。圖各有叙，叙

之例，首述沿革形勢利病，次州縣，次戶口，次

田糧課稅，次官兵馬匹。其總圖則首以職官、以

布政、按察二司分統之。(⋯⋯)其南夷諸國，列

通貢者於前，而通市者亦附後。”
(8)
 這與《澳門

記略》有相同之處，或印、張二人參考韓、康、

姚三氏所作志乘，獨創新規耶！因此，《澳門記

略》分別被收入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

類和現代《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以及《中國古

籍善本書目．史部》地理類，是皆以它為志乘之

書。《四庫全書總目》更稱“此書於山海之險

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蓋史舉大綱，志詳

細目，載筆者各有體裁耳”
(9)
，可謂確論。

《澳門記略》的版本，具有類型眾多、源流

紛雜、流傳廣泛、著錄混亂等情況。若與《詩

經》、《史記》、《老子》、《文選》等經、

史、子、集類著作相比，無疑相對是少的。但和

歷代官修志乘相較，又略勝一籌，因為方志有續

修的原故，所以翻刻、重刻的不多。澳門由於它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官守地位，加之為葡萄牙侵

佔，已無續修之舉。所以，反映從15至16世紀澳

門歷史地理二百多年情況者，祇有《澳門記略》

此獨一無二的一種。這在中國地方史志上是十分

罕見的。《澳門記略》一刻再刻，至今已擁有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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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外版本，對於這些本子，章文欽先生
(10)
、趙春

晨先生
(11)
都曾作過探討，然而限於所見，仍有不少

漏遺，甚至疏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清理。

《澳門記略》的兩種稿本

《澳門記略》既然由印光任、張汝霖合撰，初

稿究竟是他倆共同合作寫的，抑或由誰先草寫的

呢？此一問題，據印光任、張汝霖所作的兩序可知

其端倪。印光任〈後序〉稱：“乾隆十一年春，予

奉文引見，代予者張子，諒而有文，因以稿本相

屬，期共成之。”
(12)
 准此，《澳門記略》初稿

是印光任於任內 (清乾隆十年) 完成的，此乃

《澳門記略》第一稿。次年印光任“因公落職”，

遂將初稿交接任的張汝霖，“期共成之”。但張以         

“余簿領勞形，恐不逮”，遂託送廣州粵秀書院山

長徐鴻泉，不料因徐病故而“原本遂失”
(13)
。後隔五

六年，兩廣總督策楞過吳，訪見印光任，邀他出

山，於是印得其推薦，再回廣東，官南澳同知，

在潮州辦事。事也湊巧，張汝霖因在乾隆十三年

底處理夷務不當，鐫一級回里，此時又以“攝鹺

司”到了潮州，兩人再度重逢，又提起《澳門記

略》書稿事，“感慨久之”。蓋因初稿已被徐鴻

泉丟失，於是印光任乃“搜覓遺紙，零落輳集，

旬日間得其八九”，再次交給張汝霖為之“定其

體例”，終成定稿，時為清乾隆十六年 (1751) 秋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 (徽本)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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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此乃《澳門記略》第二稿。第二稿能夠如此快

完成，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印光任仍存有草稿，

可作基礎；二是張汝霖在澳門任內撰有《澳門形

勢篇》和《澳蕃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

帙)可作參考 
(14)
；三是從《澳門記略》所引前人和

時人的詩、文、疏等來看，皆為較易覓得的清初

王士禛、孔毓珣、尤侗以及廣東黃瑜、陳恭尹、

屈大均、梁佩蘭、羅天尺、何邵諸人之作。如康

熙刻本《西堂樂府》、《百名家詞鈔》等，去時不

遠，容易找到。第二稿成後，印光任、張汝霖作序

於乾隆十六年秋鳳城官舍，時書稿並未授梓。其後

不久，印光任陞廣西慶遠府知府，而張汝霖亦官滿

回里。今從乾隆西阪草堂刻本分析，張氏定有稿本

(二稿)在手，他才有可能刊印出版。祇是至今稿本

是存是佚，有待訪查。由此可見，《澳門記略》初

期存有先後兩個不同的稿本，至於內容是否相同，

因第一稿丟失，無從考究。但印光任自稱“初非篇

章繁雜，必遲之歲月者”，所以前後兩稿的內容和

結構，顯然有較大的差異。

清乾隆西阪草堂本三種

在《澳門記略》的諸多刻本中，以清乾隆西

阪草堂刻本為最早。此本封面右下鐫刻“西阪草

堂藏版”。全書二卷，卷首一卷，前有乾隆十六年 

(1751) 印光任行書〈序〉和張汝霖楷書〈序〉，後

附《四庫全書總目．〈澳門記略〉二卷》提要。

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

(此據安徽省圖書館藏本)。“西阪草堂藏版”數字

是研究此本的關鍵，所以考證“西阪草堂”，意義

重大。考證西阪草堂有多種途徑和方法，主要可

以通過現代眾多的書目索引查找。例如 《中國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 (國圖乙本) 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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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書目》已著錄《澳門記略》為“清乾隆

西阪草堂刻本”，首先明確了西阪草堂的時代

為“清乾隆”。還可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

部》查到《宛雅》三編二十四卷，它的編者為清

施念曾(即施閠章之孫)和張汝霖，該書著錄為清

乾隆十四年 (1749) 西阪草堂刻本。這又再次證實

西阪草堂的時代。其次，在陽海清編《文字音韻

訓詁知見書目》，可查到宋婁機撰《班馬字類》

二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張氏西阪草堂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此處註出“張氏西阪草堂”，

說明堂主為“張氏”，又比上述進了一步。再

查《東北三省古籍聯合目錄》，發現有清道光刻

本《西阪草堂詩鈔》二卷(遂初堂藏板)，清宛陵

張汝霖撰、劉邦鼎編 (遼寧省圖書館藏)。“宛

陵”即今安徽宣城，這與張汝霖的籍貫吻合，可

以證實西阪草堂為張汝霖的堂號。此外，更可在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一

書中，檢索到“西阪草堂”條目，內列有張汝霖

的籍貫、字號和堂室名稱 
(15)
。綜上可知，西阪

草堂的堂主，既不是印光任，也不是施念曾，而是

《澳門記略》作者之一的張汝霖。另一方面，可從

張汝霖好友袁枚的《小倉山房詩文集》、姚鼐的

《 惜抱軒詩集》、王鳴盛的《西莊始存稿》等

人著作中搜索到更多張汝霖和西阪草堂的資料。

如袁枚撰有〈西阪草堂圖詩序〉，其文稱：“先

生家有貞介堂，為前明李公遺蹟，先生宦遊歸，

益宅城西箭茅為室，顏曰西阪，居而樂之。”
(16)
 

這是目前所知張氏西阪草堂較為具體的史料。上

述文獻的記載，不僅證實張氏西阪草堂最早刻印了

《澳門記略》，而且說明，張家的雕板印刷活動一

直延續到清乾隆末期 
(17)
。這應與張汝霖的家鄉有

關，因為安徽宣城為歷史文化名城，是著名文房

四寶之鄉，而且徽派版畫技藝名揚四海，所有張

汝霖家族具備雕版事業的基本條件。

西阪草堂本《澳門記略》非不止一刻，而是

一刻再刻，乃至三刻。根據多次調查目驗所知，

西阪草堂本至少有三種，分別是安徽省圖書館藏

本 (以下簡稱“徽本”) 和國家圖書館所藏兩種本子 

(以下簡稱“國圖甲本”、 “國圖乙本”)。這三種

本子，文字有同有異，各有千秋。三種本子在內

容上的差異，主要集中表現在〈官守篇〉。如徽

本在〈官守篇〉“因上改設海防同知議，請即以

授光任”，下有小字雙行刊載兩廣總督策楞、廣

東巡撫王安國〈奏為恭懇聖恩事〉，內提到印光

任“雖有降俸住俸兩案”
(18)
事，但仍推薦印光任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國圖甲本)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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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海防同知，此段文字國圖甲乙本缺。又如，

徽本〈官守篇〉載有廣東按察使司潘思榘〈為敬

陳撫輯澳夷之宜以昭柔遠以重海疆事〉一摺，國

圖甲本缺。但在“倘蒙俞允”後，國圖乙本卻加

刻“屬廣州府管轄⋯⋯”等二百五十多字
(19)
。同

時，潘思榘此摺，國圖乙本改刻在“以縣丞屬之，

移駐望廈村⋯⋯其體貌崇而厥任綦巨焉”後
(20)
。

再者，國圖甲本在〈官守篇〉載有：“至是，汝

霖謬泥前例，及具讞上，上降旨責讓。其後蒙

恩，仍依原擬，汝霖予薄譴，貶官一等。”
(21)

這段文字徽本及國圖乙本缺。總之，像此等涉及

印、張兩人污點的敏感文字，徽本、國圖甲乙本

和後來的嘉慶本都有所避忌而加以修飾。此外，

〈形勢篇〉“獅子洋”，徽本刻有〈印光任獅子

洋歌並序〉，而國圖甲乙本缺，卻刻了〈釋今種出

獅子洋〉和〈望海詩〉。又如，國圖甲本〈官守

篇〉“今上御寓之九年”，乙本卻為“八年”。

類似文字，還有多處，甚至連輿圖及人物圖也有

差異
(22)
。總體來看，徽本較國圖甲乙本具有更多

的文字內容，而且國圖甲乙本有些欄位文字連接

不當，留有遞修補版痕跡。因此，徽本可以初定

為初刻本，而國圖甲本乙本則為遞修本。

一種著錄有誤的清刻本

由於《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澳門記

略》的版本為“乾隆十六年 (1751) 刻本”，而

且標明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安徽省

圖書館、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華南師範大學圖書

館等十二所單位收藏 
(23)
，以致引起了一些混亂。

趙春晨先生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曾指出國家圖

書館藏本與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本存在內容上的

差異
(24)
。經過仔細查對，中山圖書館藏本並非上

述三種西阪草堂本之一，而是另一種清刻本。除

中山圖書館外，澳門大學圖書館、華南師範大學

圖書館等所藏皆為此本。其版式、行款與徽本、

國圖甲乙本相同，但卷端著作方式卻為“纂”。

同時，上卷卷端字體與上述三本也有明顯不同 

(如 “澳”、“記”、“卷”、“寶”、“張”、   

“纂”、“名”、“水”、“僦”、“居”、 

“惟”、“北”等)，而且封面沒有“西阪草堂藏

版”字樣。至於內容文字，則與國圖甲乙本有同

有異，說明它是另一種版本。因為沒有任何版本

依據，故祇好暫定為“清刻本”，版本歸屬尚待

考證。由此可見，徽本、國圖甲乙本及清刻本幾

種版本，形成了犬牙交錯、紛繁複雜的狀態，真

不知誰先誰後、難分難解。需要附帶指出的是，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亦藏有《澳門記略》二卷，

卷首末各一卷，目錄題：形勢篇(潮汐風候附)、

官守篇 (政令附，凡為圖十一)，著錄為清同治九

年 (1870) 刻本 
(25)
。但是版本依據缺乏說明，經

聯繫調閱幾頁書影，發現其版式、文字與清刻本

相同，未審出何以定為清同治本。

清嘉慶五年 (1800) 江寧藩署重刻本

該書封面鐫：嘉慶庚申重刊於江寧藩署。半

頁九行二十字，白口，單黑魚尾，左右雙邊。此

本的特點：一為增加卷首卷末各一卷。如卷首刻

袁枚〈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香山縣志．

列傳》、承德孫馮翼《重鐫〈澳門記略〉題辭依用

二宋全韻》、姚鼐《廣州府澳門海防同知贈中憲大

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張君墓誌銘並序》，卷末刻

印光任〈後序〉，為後人提供了《澳門記略》的

相關資料，頗有參考價值。二為文字與徽本和國

圖甲乙本互有增損，即文字有依徽本，也有按國

圖甲乙本刻的，但主要以乙本為主。三為通過時

任江寧布政使孫曰秉 (字德元，奉天承德人，乾隆

進士) 會同印光任、張汝霖子孫重校刊刻，故卷首

刻有：江寧布政使臣孫曰秉、日講起居註官翰林院

侍讀臣張燾、翰林院庶起士臣印鴻經、廣西布政司

經歷臣張煦、舉孝廉方正六品頂帶臣印鴻緯，原授

江南鹽法道臣孫燕翼、舉孝廉方正六品頂帶臣張

炯、奉天府承德縣學生員臣孫馮翼恭刊 (見該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後)，這是孫、印、張

三家的兒子。卷末刻有“張堃、印錫祚、張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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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嘉祚、張致坤、印康祚、張程、張垣、孫豫謙、

印銘祚、孫豫咸、印威祚仝校”(見該書卷末“嘉

慶五年大歲在上章涒灘律中太簇重雕”後)，這是

三家的孫子。正因如此，印光任、張汝霖的兒孫

們在校刊上對父祖輩污點，格外注意文字修飾，

既不能否定，又把握分寸，似乎想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此或與其兒孫所刻有關。四為嘉慶本“輿

圖”及“諸蕃圖”，線條不如初刻本細膩和流暢，

略顯粗糙。五為此本流傳較廣，且海外圖書館多有

收藏 (如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韓國首爾大學圖

書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等)，早期的

影印本、翻譯本多以其為底本。

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昭代叢書》初為清康熙中歙縣人張潮所輯

刻，至道光年間，其後裔張漸會同楊復吉、沈楙

德，對該書作了增補，仍以《昭代叢書》命名。

《澳門記略》一卷即收入該書癸集萃編 (沈楙德

輯) 中 
(26)
，該書版心下鐫：世楷堂藏板，卷末

刻道光壬寅 (1842) 吳江沈楙德跋稱：“澳門一

隅，實為海防要地。觀印、張二公所記，可不慎

歟！”《昭代叢書》所收之書絕大部分是清人著

作，且為刪節本。如清顧炎武撰《明季實錄》四

卷，該書刪為一卷。《澳門記略》二卷，刪為一

卷，把書中有關詩文、明清官員奏疏和插圖全部刪

去，甚至連張汝霖〈序〉和印光任〈後序〉也被刪

改，書中下卷“天地類”前一段文字，祇保留“西

洋語雖侏離 (⋯⋯) 故可以華語釋之”
(27)
，下面文字

全刪。原書約七萬字，刪餘不足三萬字，故此全書

內容被刪得殘缺不全，面貌全非，文字也成東施效

顰，不可理喻，可以說是較差的一個本子。

清光緒六年 (1880) 江寧藩署重刻本

該書封面左下有篆文書“光緒庚辰重刊於江

寧藩署”，其內容、文字、版式、行款均與嘉慶

五年 (1800) 江寧藩署本相同。也就是說，時隔

八十年後，該書仍有重刻的必要，以適應社會和

學者的需要。

清光緒中刻《嶺海異聞錄》本

該叢書為清錢塘陳坤輯刻，前有光緒庚寅十

六年 (1890) 自序云：“因其事端緒較繁，傳聞

難確。坤雖有意搜輯，尚未就緒，應俟脫稿之

日，再行續刊就正。”(見陳坤光緒庚寅孟春泉唐

序)全書收錄五種十一卷，內有《虔鎮圖》一卷， 

《治黎輯要》六卷，為陳坤個人所輯。五種書刊

刻時間有先有後，早者如《澳門記略》為光緒十

年 (1884) 刊，而《治黎輯要》則延至光緒十五

年 (1889)，故此《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為“清

光緒中刊本”。該書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二字，

黑口，雙黑魚尾，左右雙邊，封面為番禺汪瑔       

(宇玉泉) 所題《領海異聞錄》。該叢書封面題

《澳門紀略》(案：誤“記＂為“紀＂)，目錄上

卷為澳門形勢圖、澳門諸蕃圖、《重雕〈澳門記

略〉題辭依二宋全韻》、《四庫全書提要》、張

序、印傳、縣志、張墓誌、形勢篇、官守篇；

下卷為諸蕃篇、印跋、重刊陳跋；末題：“計一

百一拾七頁”。陳坤於〈重刊澳門記略跋〉云： 

“《澳門紀略》一書 (⋯⋯) 於乾隆九年自印公

始，然百數十年來克修厥職，未有逾於二公者。

光緒四年冬，坤奉檄蒞任 (⋯⋯) 爰重付剞劂，

以廣其傳。是書所載澳中事勢，近年間有變遷，

坤學殖荒落，弗克加修嗣而輯之，是所望於後之

君子，時光緒十年四月既望錢塘陳坤跋。”從此

跋可知陳坤的籍貫、任澳門同知的時間，以及他

刪節的事實。全書一百一十七頁，總計約五萬六

千多字，說明他刪改的文字不算多。此外，陳坤

跋後刻有牌記：“粵東省城學院前萃經堂陳榴刊

刷”，可作出版者參考。然而糟糕的是，卷端  

“寶山印光任”刻成“邱光任”，書名和作者都

有嚴重錯訛，此書校勘不精可見一斑。陳坤官遊

粵東三十五年之久，歷任潮陽知縣、澳門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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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知府等，僅任澳門同知即長達十年之久，因

此他對廣東和澳門的情況比較了解，撰有《治潮

芻言》、《粵東剿匪紀略》、《嶺南雜事詩鈔》

、《如不及齋史詩》等，刻有《如不及齋叢書》

、《如不及齋匯鈔》、《嶺海異聞錄》等叢書。

目前關於此書的著錄，存在兩個問題：一、《中

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廣東省中山圖書館《館藏

廣東地方志目錄》等書目，載有《澳門記略》清

光緒十年廣州萃經堂刻本，即把該叢書零種當作

單刻本，誤導了學界 
(28)
；二、有學者稱《如不及

齋叢書》收有《澳門記略》
(29)
，非是。

清同治光緒間陳坤輯刻

《如不及齋匯鈔》本

此書初集收書十四種，二集七種，內有《澳

門記略》二卷。該叢書多收陳坤和兄弟及其夫人

冒俊著作，如陳坤輯《古井遺忠集》、《鱷渚迴

瀾記》、《如不及齋詠史詩評》、《潮乘備采

錄》、《從政緒餘錄》、《六脈渠圖說》、陳

鉦《寒碧軒詩存》、陳銓《粵鹺蠡測編》及冒俊

《福祿鴛鴦閣遺稿》等，現存日本東洋文庫，未

見。

清嘉慶五年江寧藩署重刻本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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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鈔本

現存鈔本有清道光七年 (1827)  井岩氏鈔

本，卷端題：“寶山印光任、宣城張汝霖纂。

定興鹿亢宗校刊”，無行格邊欄，半頁九行二十

五字，內有清鹿亢宗跋，稱：“丁亥之春 (道光

七年)，余以順德令奉檄攝澳門司馬篆，澳為香

山縣地⋯⋯”鹿亢宗，順天府定興人，清道光七

年 (1827) 任澳門同知，此書為臺北“中國國家

圖書館”所藏。此外，又有北大、江蘇師院、浙

江、嘉興、廈門、廣東等藏的幾種鈔本 
(30)
。其

中，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所藏鈔本為九行二十字、

白口、四周單邊，烏絲欄，字體工整、雋秀、筆

劃清朗，有一定參考價值。

民國間上海進步書局石印

《筆記小說大觀》本

該叢書共八輯和外集，收晉至清筆記二百餘

種，《澳門記略》二卷入第六輯。封面鐫：“上

海進步書局印行。”每半頁十四行，行三十二

字，為袖珍本。字體和繪圖印刷尚佳，但校勘不

嚴，間有錯訛，尤以繪圖諸蕃人物面部特徵，較

原本大為失真。

各種點校本、校註本、翻譯本和影印本

1988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廣州大

學歷史系趙春晨先生點校的《澳門記略》，收入

《嶺南叢書》。據趙春晨先生〈前言〉所述：   

“是以此次點校出版，以乾隆初刊本作為底本，

校以嘉慶、光緒諸本等書。”
(31)
 筆者曾電話諮

詢趙先生他當年點校《澳門記略》時所用的底本

是哪個單位所藏的本子，他回答是用北京圖書館(

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本子，但他並不知該館

藏有兩個不同的西阪草堂刻本。經過與徽本和國

圖甲乙本三種版本比對，發現趙先生所用底本主

要為國圖乙本，文字與徽本、國圖甲本有出入。

趙先生點校該書時參考了有關文獻，標點分段，

改正錯訛，解決了刊本文字上的歧誤和句讀不便

等問題，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1992年，澳門文化司署又出版了趙春晨先生

校註的〈澳門記略〉，收入《澳門文化叢書》。

底本沿用1988年點校本，全書共註釋條目1090

條，主要是對文字的校勘、史實的考訂、地名的

今釋、人物的簡介，以及物產、典章、習俗的銓

釋等。趙先生又改寫了〈前言〉，並在書後附錄

四加了“本書註目索引”。校註本比點校本篇幅

幾乎增加了幾倍，為讀者利用提供了一個更完善

的本子，這是可喜可賀的。趙先生先後為《澳門

記略》作點校和校註，一方面糾正了原書訛錯，

加了標點；另一方面又為原書作了註釋，大大方

便了讀者的閱讀和提高了原書的品質，功不可

沒。因此學界在利用《澳門記略》時，一般都依

據校注本，可見其影響廣泛。遺憾的是，趙先生

並不知道徽本和國圖甲本的存在，而主要參考了

清嘉慶江寧藩署重刻本，故存有不少問題。

至於外文翻譯本，澳門葡萄牙學者高美士

(Luís G. Gomes) 1950年在澳門出版了葡文譯本 

(Monografia de Macau)，此書1979年又在里斯

本再版，高美士譯本的底本為嘉慶五年江寧藩署

本。2010年，澳門文化局出版了金國平的葡文譯

文本 (Breve Monografia de Macau)。需要說明

的是，博克塞教授曾提到在十九世紀初期，日本

學者近藤森重(案：“森”當為“守”) 撰有《澳

門記略》的日譯本 
(32)
，經學者研究，近藤守重

(1771-1829)所撰的《亞媽港紀略稿》並非《澳

門記略》的譯本，而是另一部獨立的日文澳門史

著作 
(33)
。附帶一說，從已知的《澳門記略》早期

版本來看，今後若再從事《澳門記略》的翻譯、

校註等工作，應直接採用徽本作為底本，參以國

圖甲乙本，互相補充校訂，才能全面、準確反映

《澳門記略》的原有面貌。

《澳門記略》在近現代得以廣泛流傳，有賴於

影印技術。上個世紀以來海峽兩岸已經出版了十

多種影印本，如上海文明書局民國四年 (1915)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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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嘉慶江寧藩署本(一卷)，民國五十七年 (1968)

臺灣成文書局《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嘉慶江寧藩

署本，民國六十八年 (1979 )臺北新興書局影印

《昭代叢書》本，1984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

印嘉慶江寧藩署本，1995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影印《筆記小說大觀》本，1996年齊魯書社《四

庫存目叢書》影印西阪草堂本(徽本)，1998年中

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澳門問題史料

集》影印光緒江寧藩署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

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西阪草堂本(徽本)，2003

年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嘉慶江寧藩

署本，以及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西阪草

堂本(國圖乙本)，等等。

《澳門記略》的版本系統

系統 (System) 一般指諸要素的有序組合。

《辭海》稱“系統”為“自成體系的組織；相同

或相類的事物按一定秩序和內部聯繫組合而成的

整體”
(34)
。在研究或觀察某種客觀事物時，都應

把它看作為一個系統，即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

有關聯並持續的。版本系統是版本目錄學研究的

新領域，它通過對某一文獻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版

本，加以歸納、梳理、考證和分析，從而探索其

版本屬性，找出其版本的主次和源流，條分縷

析，給人們一個完整的概念。上述《澳門記略》

的各種版本，可以歸納為如下類型：

清嘉慶五年江寧藩署重刻本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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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本 《澳門記略》有前後兩個稿本，

西阪草堂刻本是根據後一種稿本刻印的。

二、初刻本　現在國內所藏的三種清乾隆西阪

草堂刻本，徽本應為初刻本。關於初刻本的刊印時

間，一般認為是乾隆十六年，應是以張汝霖〈序〉

和印光任〈後序〉所署年份作為依據的。不過，

印、張兩序通篇絲毫沒有提到“繡梓”、“鐫

刻”之事，祇是重點談稿本的寫作經過，因此

依序年作出版年是缺乏說服力和公信力的，不為

嚴謹學者所信從 
(35)
。筆者曾據《宛雅》的編刻

略作推測，認為初刻本的時間可能約晚於《宛

雅》(清乾隆十四年，1749) 幾年，即在乾隆十

六年之後不久
 (36)
。當然這祇是一種推論，還需

其它更有力的事實證據。

三、遞修本　國圖甲乙本、清刻本為徽本的

遞修本。

四、重刻本 西阪草堂刻本印數不多，故流

傳甚少(近代廣州世業堂書肆曾發售過)，因此重

刻《澳門記略》尤有必要。在重刻本中，有清

嘉慶五年 (1800) 江寧藩署重刻本、清光緒六年 

(1880) 江寧藩署重刻本等。在現存刻本中，最

常見的是嘉慶江寧藩署刻本，因為它是官刻本，

擁有優厚的財力、人力和物力資源，所以印數一

定多，在初刻本、遞修本稀見的情況下，自然成

了後來叢書本的底本。

五、叢書本 主要有清道光沈氏世楷堂刻《昭

代叢書》、清同治光緒間陳氏《如不及齋匯鈔》

本、清光緒陳氏《嶺海異聞錄》本以及民國間上

海進步書局石印《筆記小說大觀》本等。道光本

祇有一卷，實為刪節本，參考意義不大。陳氏所

刻叢書本校勘不嚴，訛誤不少，價值甚低。

六、鈔本 《澳門記略》鈔本現知有幾種，分

藏於北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以及臺北，

今僅目驗臺北“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井岩氏鈔

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所藏精鈔本數頁，其餘暫

付厥如，不明其所據底本。

七、點校本、校註本 這兩種本子均為廣州

大學歷史系趙春晨教授力作，影響較大。

清道光七年井岩氏鈔本

八、翻譯本 有高美士和金國平的葡文譯本，

可惜由於缺乏全面的版本調查，所以兩種翻譯本

的底本都不很理想。

九、影印本 影印本的底本多為嘉慶和光緒

的江寧藩署本以及《嶺海異聞錄》本、《筆記

小說大觀》本等，三種清乾隆西阪草堂刻本已

經影印出版了兩種，祇有國圖甲本未有影印，

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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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記略》版本類型表

一、稿本 兩種(失傳)

二、初刻本  1)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徽本)

三、遞修本  1)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清遞修本(國圖甲乙本、清刻本)

四、重刻本  1) 清嘉慶五年(1800)江寧藩署重刻本

 2) 清光緒六年(1880)江寧藩署重刻本

五、叢書本  1)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

 2) 清同治光緒間刻《如不及齋匯鈔》

 3) 清光緒陳坤刻《嶺海異聞錄》

 4) 民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筆記小說大觀》

六、鈔本  1) 清精鈔本(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2) 清道光七年(1827)井岩氏鈔本

 3) 其它清鈔本

七、整理本  1) 1988年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趙春晨點校本(《嶺南叢書》)

 2) 1992年澳門文化司署趙春晨校註本(《澳門文化叢書》)

八、翻譯本  1) 1950年葡萄牙高美士葡文譯本

 2) 2010年金國平葡文譯本

九、影印本  1) 民國四年(1915)上海文明書局影印嘉慶江寧藩署本本(一卷)

 2) 民國五十四年(1965)臺灣學生書局《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本

 3) 民國五十七年(1968)臺灣成文書局《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嘉慶江寧藩署本

 4) 民國六十八年(1979)臺灣新興書局影印《昭代叢書》本

 5) 1984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嘉慶江寧藩署本

 6) 1995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筆記小說大觀》本

 7) 1996年山東齊魯書社《四庫存目叢書》影印西阪草堂本(徽本)

 8) 1998年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澳門問題史料集》影印光緒江寧藩署本

 9)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西阪草堂本(徽本)

10) 2003上海書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嘉慶江寧藩署本

11) 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西阪草堂本(國圖乙本)

版本系統是根據版本類型分析而得的，今

《澳門記略》稿本已失傳，乾隆刻本又有幾種

不同的版本，而嘉慶、光緒重刻本既採國圖甲

本，又用乙本，文字雖有個別歧異，段落略有刪

改，可以說是多種版本混合體。叢書本，多有刪

節，如《昭代叢書》本、《如不及齋匯鈔》本。

至此，《澳門記略》版本系統已大體明朗，今以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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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澳門開埠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現為中國兩

個特別行政區之一，留下一部頗具特色的地方史

志──《澳門記略》，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它

雖為一部幾萬字的志書，但反映二百多年前澳門

發展的歷史軌蹟，又蘊含了歷史、外貿、關稅、

宗教、社會、中西文化等方面的內容，所載史料

彌足珍貴，且在內容和體例上另創新規，別具特

色，歷來受到中外學者好評。《澳門記略》現存

數十種版本，形成多種版本類型，構建了一個完

整版本系統，這在中國地方史志上，是空前缺後

的。它之所以擁有如此多的版本，不僅緣於它鮮

明的特色，也鑒於它是中國第一部反映中西文化

的史地著作。另一方面，各本之間，存在隸屬淵

源關係，可為研究圖書版本源流提供參考，因此

受到學界和出版界的重視。本文對《澳門記略》

的版本作了初步梳理考證，但個別版本祇憑記

載，未窺原貌，而且徽本、國圖甲本乙本的版

《澳門記略》版本系統

稿

本

刻

本

系

統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

堂刻本(初刻本)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

堂刻遞修本州

(國圖甲乙本)

重

刻

本

清嘉慶五年江

寧藩署重刻本

叢

書

本

清光緒六年江寧藩署重刻本

清道光二十四年沈氏世楷堂《昭代叢書》

清同治光緒間陳坤輯《如不及齋匯鈔》

清光緒中陳坤輯《嶺海異聞錄》

民國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整
理
     
本

趙春晨據乙本點校本(《嶺南叢書》)

趙春晨據乙本校註本(《澳門文化叢書》)

清嘉慶六年江

寧藩署重刻本

翻
譯
本

高美士葡文譯本

金國平葡文譯本

影
印
本

各種影印本

鈔

本

清精鈔本

清道光井岩氏鈔本

其它鈔本

刻年代仍未能確切考出，留下較大的拓展空間，

有待人們去探索、思考和研究。

[附記] 在本文的撰寫過程中，曾得到中國國家圖書

館、上海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

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臺北“中國國家圖

書館”，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郝瑞平先生、華南師

範大學董運來先生等多個單位和個人的支持幫助，

特表謝忱。

【註】

 (1)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頁4-5，安徽省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徽本”。

 (2)  駱偉〈澳門名由考〉，《廣東史志》1997年第1期。

 (3)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 

(徽本)，頁27。

 (4)  (5)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澳門記略》下卷〈澳蕃

篇〉(徽本)，頁6；頁8。

 (6)  清乾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澳門記略》張汝霖〈序〉(徽

本)，頁1。

 (7)  徽本印光任〈後序〉殘缺，此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乾

隆張氏西阪草堂刻本《澳門記略》甲本 (以下簡稱“國

圖甲本”)，頁1。

 (8) 《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8年，頁603；頁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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